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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
∗

冯惠玲

摘　 要　 信息化进程对于人类记忆是双刃剑，信息技术在强化社会生活记录能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社会失忆

现象，数字记忆成为新一代文化记忆。 本文在简要爬梳数字记忆由来和现状的基础上，阐述数字记忆的基本原理

和社会价值，归纳出多资源互补、多媒体连通、迭代式生长、开放式构建等特点，从目标定位、文化阐释、资源整合、

编排展示、技术支撑五个方面提出构建数字记忆项目的架构和要领。 本文还分析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记

忆机构在数字记忆建设中的重要角色及其原因，倡导图档博机构在数字记忆构建中拓展职能，增加活力。 参考文

献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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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记忆与人类文明相伴，对个人而言，它是一

切认知、情感、行为的源泉，对集体而言，是认

同、归属、族群文化的基础。 没有记忆，人类文

明无以安放和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生

活在记忆中。 记忆的含义、存在方式、建构机理

和效能随社会演进而变化，人类为破解记忆奥

秘、强化记忆能力所付出的努力从未停止。 信

息化浪潮孕育了数字记忆这一全新的文化记忆

形态，迅速蔓延生长，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不自觉

地卷入其中，来不及细究它的来由、机理、特征

和规律。
历史上很早就有专门人员或机构承担记忆

构建和留存之责，进入数字时代，“记忆机构”得

以显化和强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

资源保存机构成为这个领域的一支主力。 从历

史与逻辑的结合上解读数字记忆这一新兴文化

现象现在还只能浅尝而难以深透，甚至会有一

些误读误解，但对于这道现代文明传承应有之

题进行探讨的必要性却毋庸置疑。

１　 应运而生，渐成气象

１ １　 抗击数字时代的社会失忆

人类社会发展越快，对于往昔的留恋越深。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集体记忆”概念提出之后，
有关记忆的话题持续升温，逐步进入多个领域，
“对于记忆的兴趣明显超出了时髦科学话题通

常的繁荣期限” ［１］７ 。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技术

对记忆产生哪些影响，为人类开启怎样的记忆，
成为新的话题。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强记忆的时

代，如美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
“对于人类而言，遗忘一直是常态，然而，由于数

字技术与全球网络的发展，这种平衡已经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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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 如今，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

字皮肤上，遗忘已经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为

常态。” ［２］ 上海交通大学闫宏秀指出，人类从以

往的废墟中攫取残余记忆的绝望尝试，“在载着

记忆痕迹的数据库面前，一种鲜活的希望已经

悄然而至，并呈现出将这种绝望进行消除的趋

势”，数据技术“所带来的完善记忆将遗忘置于

一种僵局” ［３］ 。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强遗忘的

时代，如澳大利亚学者弗兰克·厄普沃德教授

认为，多变的信息空间正在反常地制造一个崩

溃的集体记忆［４］ 。 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指出，
“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宇宙，人类正面临失去记

忆的危险” ［５］ 。 两种不同观点出自不同视角，并
非完全对立。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文化记忆而言，
信息化实为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信息系统日

益强大的捕获、关联、复制、存储和传播能力，极
大地提升了记录社会生活、强化社会记忆的可能

性，与此同时，互联网信息的超载、碎片化、浅表

化、短时化使当代人难以驾驭和准确提取，剧增

的海量信息正在把人类传统的记忆体系击碎淹

没。 记忆的获取是在信息存储和提取对接的基

础上实现的，当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处理和提

取更多地从固化的整体对象转为难以定型的碎

片，从质量转向注意力快速转移的流量，从深读

转向缺乏沉淀吸收的浅读，从注重识记转向无需

复习的一键查询，大量信息从人读转向机读，从
感悟原生文本知识要义的精读转向获得关系性

结论的远读时，数字阅读、数字化生存就在人们

“坐拥”并可实时查用海量信息的同时，冲淡了对

既往事实的完整了解和对过去经验的深刻认知，
如此，数字时代伴随海量信息存储而产生的巨大

的遗忘感、失忆感，以致对个体和集体记忆的蚕

食与解构就有了基本的解释。
数字时代需要获得与失忆抗争的能力，从

思维逻辑看，有意识、行动和工具三个层面。 在

意识层，哈拉尔德·韦尔策指出，失忆常常是无

意识的， 记忆则需要 “ 有意图地与过去打交

道” ［６］６ ；在行动层，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

体记忆与“构建” “重构” 相连的思想，指出“过

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

重新构建的” ［７］ ；工具层主要指媒介，信息常识

告诉我们，数字时代的失忆症要用数字手段救

治。 这三层认识对接起来，就是要有意图地用

数字手段来构建数字时代的记忆。 从行为逻辑

看，数字时代的记忆构建路径大致有两条，一是

搬家，把现实世界的各种文化记忆从传统媒介

向数字空间迁徙；二是再造，用数字方式生产和

创建新记录、新记忆。 两条路径并行交错，共同

指向新的记忆媒介，“站在新的媒介技术的门槛

上，过去时期的 ‘历史性’ 第一次变得清晰可

见。” ［１］４７７数字记忆应运而生。

１ ２　 数字记忆兴起

在上述技术环境、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下，
记忆快速并广泛地进入了数字世界。 自 １９９４ 年

美国记忆启动以来，数字记忆项目在全球范围

生长蔓延，建设主体和主题类型丰富多样，很快

形成繁茂景象。 其中网站类国家记忆项目有美

国记忆、中国记忆、加拿大记忆计划、新加坡记

忆、荷兰记忆、印度记忆、马来西亚记忆等；地区

记忆项目有佛罗里达记忆、印第安纳记忆、缅因

州记忆、纽约市皇后区记忆、北京记忆、香港记

忆、上海年华、记忆四川等；社会组织记忆项目

有大学记忆、企业记忆、乡村记忆、各类社群记

忆等；重大事件记忆项目有 ９１１ 事件、西班牙内

战、卡特里娜和瑞塔飓风、日本 ３·１１ 大地震、波
士顿大屠杀事件等，我国网民为这次新冠肺炎

事件制作了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Ｍｅｍｏｒｙ 网站，保持每天更

新，四川大学未来档案实验室师生发起面向新

冠肺炎疫情的社交媒体信息存档项目；文化现

象记忆项目有文字、方言、艺术、非遗、建筑、声
音等；个人记忆项目包括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

公民记忆，其中不少以口述等方式被包含在其

他各类记忆项目之中。 其中有些项目有交叉

性，如“记忆四川”非遗主题网站就是地区和文

化现象的交叉项目。 社交媒体上有关记忆的项

目更是不胜枚举，粗略搜索，仅以北京记忆为主

题的微信公众号就有近百家，难以计数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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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微信中也记载了很多人生经历。 ２０００ 年，
美国西蒙斯学院教授 Ｃｈｉｎｇ－ｃｈｉｈ Ｃｈｅｎ 发起建设

的全球记忆网（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Ｎｅｔ），在早期关于

中国秦始皇兵马俑的照片收藏基础上，汇集了

８０ 多个国家、超过 ２ ４００ 个数字记忆集合；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工程”建立了“失去

的记忆”、“濒危的记忆”和“活动”等 ３ 个数据库

进行记忆文献推广，还将一些珍贵记忆文献制

作光盘保存和传播。 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把回

望与乡愁寄放于网络空间，数字记忆就这样悄

然成风，渐成气象了。
总体看来，数字记忆的实践热度超前于理

论研究，与遍布八方、不计其数的数字记忆项目

相比，针对数字记忆的研究相对沉静，概念化、
体系化程度均显不足。 虽然大量记忆研究早已

从媒介变化角度触及数字化进程，但所涉“记

忆”含义十分宽泛，甚至将所有数字信息保存均

视为记忆议题加以讨论，尚不足以构成数字记

忆的专门学术领域。 本世纪以来，一些以数字

记忆项目为实践基础的政策理念和研究成果陆

续问世，２００３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存

数字遗产宪章》对包含记忆资源在内的各种数

字资源的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的以“数

字记忆：构建、认同与传承”为主题的数字记忆

国际论坛是对数字记忆的第一次系统研讨，开
场主旨讲演从理论上初步诠释了数字记忆的概

念、背景、动因、特点和目标［８］ ，多国专家基于实

践的研讨正在推动这一专门领域的形成、扩展

和深化。

２　 文化记忆，数字宫殿

２ １　 数字世界的文化记忆

关于记忆，自柏拉图始先哲们多有精辟论

述，记忆大师赫尔曼·艾宾浩斯的定义比较通

俗直接：广义的记忆“包括学习、保持、联想和复

现” ［９］ 。 再简洁地说，记忆就是“记” 和“忆” 的

合体［１０］ ，类似于“存”和“取”，在漫长的记忆认

知变迁中这个道理始终不变。 本文所要讨论的

数字记忆是脱离身体记忆的文化记忆，“文化记

忆”概念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德·艾

斯曼夫妇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日后不断丰富

完善并得到各国文化学者的认同。 他们认为，
文化记忆涉及人类记忆的一个外部维度，或者

说是“外部存储器”，“它可以使需要被传达的、
文化意义上的信息和资料转移到其中。 伴随这

个过程的还有转移（编码）、存储和重新调出（再

次寻回）的一些形式。”文化记忆的重要特征是

“与被现实化的意义相对的那些意义，被遗忘内

容的重新提及、对传统的重建和被压抑内容的

回归”，也就是“与时代不共时的结构”，“被升华

加工之后的文化回忆” ［１１］１０－１６ 。 可以说， “记”
“忆”合体，外部维度、文化意义、非现实性、加工

升华、构建而成等特性使之区别于任意信息留

存之泛指记忆的含义。
数字记忆是数字形态的文化记忆，携带文

化记忆和数字信息的各种基因和特征，简单地

说，就是将特定对象的历史文化信息以数字方

式采集、组织、存储和展示，在网络空间承载、再
现和传播的记忆形态。 广义而言，用数字代码

记录的人类活动信息都可以说是数字记忆，包
括微博微信网页信息、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

等，本文讨论的数字记忆则限定于文化记忆框

架内，对象选择的目的性和信息加工的特定要

求导致有影响有规模的数字记忆大多以项目形

式构建和存在。

２ ２　 新一代记忆宫殿

人类一直把“宫殿”作为记忆的隐喻，或许

是因为它宏大、高贵、神秘、结构复杂。 人类记

忆进化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不断寻找和建

造新的记忆宫殿的过程，早期的记忆宫殿理想

是创建一种人脑记忆术，公元 ４００ 年，奥古斯丁

作出了人类记忆的存放地如同宽广宫殿的描

述；公元 １６ 至 １７ 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

中国传教期间著书传播记忆宫殿法，试图用这

种记忆术改善人脑记忆，影响中国文化。 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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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随着印刷、照相等技术的普及，人的记忆

扩展到大脑之外的各种记录媒介，记忆宫殿的

含义得到引申，经过选择、逻辑组织和专门方法

保存这些媒介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成为人

们观念中的第二代记忆宫殿。 加拿大学者特

里·库克宣称“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

记忆宫殿。 我们的记忆宫殿不是（也不可能是）
像利玛窦所说的组织所有人类知识的‘人工示

意图’， 而 是 包 含 全 世 界 记 忆 物 的 有 机 实

物” ［１２］ 。 计算机系统强大的信息记录能力，庞
大的存储容量和智慧的联想功能推动了新的记

忆革命，记忆资源必然地转换为数字形态，人们

在数字空间建造了第三代记忆宫殿，不仅“极度

地扩大了社会记忆，并且还把它起死回生，……
社会记忆变得既丰富又活泼” ［１３］ 。 数字时代的

记忆宫殿和其中放置的数字记忆都是史无前例

的，“２１ 世纪的记忆宫殿比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

记忆宫殿有更多的渗透壁面，……无论它们覆

盖的物理疆域还是它们拥有的信息语料库，都
比以往的记忆宫殿大得多” ［１４］ ，值得我们一探

究竟。

２ ３　 数字记忆的特点

“文化的回忆空间的结构和性质主要是受

它们的记忆媒介的材料决定的” ［１］４７６ ，因此文化

记忆研究极为重视媒介的承载效果，语言、文

字、图像、地点、建筑、纪念物，以及图书文献、档
案、诗歌戏剧都可以成为过往存在的承载物，在
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中再现逝去的事实与体验。
以数字信息作为媒介的数字记忆之风行正是数

字媒介和文化记忆特性的感召所致，在数字信

息系统存储量大，便于查询，便于传播，便于衍

生多样产品以及文化记忆的普遍特性之外，数
字记忆资源和平台还具有一些其他物质记忆媒

介无法企及的特质优势。
（１）多资源互补。 “记忆犹如孤岛，环绕着

这些孤岛的则是遗忘的海洋。” ［１５］ 记忆之所以

珍贵，是因为它是众多遗忘中的“幸存者”；文化

记忆之所以需要重构，是因为记忆在时间的侵

蚀下，在各种有意的排斥、屏蔽和无意的遗失、
丢弃下，大多支离破碎，流离失所。 所以榕小崧

说，记忆“藏匿在历史的缝隙间” ［１６］ ，阿莱德·
阿斯曼说，记忆艺术是“一种对于散落的残留物

的细心搜集，一种损失情况调查” ［１］４１７ 。 前数字

时代针对一个客体的记忆资源纷杂散于各处，
可能有几本书、几条新闻消息、几张照片、几份

档案或史志记录、几封信札、几段口述等等，数
字记忆打破了资源类型和保管体系的分割，只
要与记忆对象有关，无论图书、档案、史志、家

谱、影视还是口述，无论文本信息还是空间和物

体信息，无论收藏于何人何处或散落于某一缝

隙，皆可以数字形态汇集于特定记忆专题，拼接

出尽可能接近真实完整的样貌。
（２）多媒体连通。 钱钟书先生在《通感》一

文中说明通过某种修辞描述，可以使人在视觉、
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上彼此打通或转移。 “通

感”既是一种修辞手法，也是一种心理现象。 这

种现象在记忆上有充分表现。 当你忆起家乡的

景象、亲密的故友、最爱的物件、妈妈烹饪的饭

菜时，昔日的形象、颜色、声音、味道、触感常常

一起涌进身体，让你感受那份熟悉和真切，因

此，文化记忆的构建需要用各种手法调动人的

通感体验。 数字信息是跨媒介的，可直接通达

多种感官，比起语言修辞更易于引发通感效应。
一段声音或视频比起平面文字更能把人带回当

时的场景，运用 ３Ｄ 影像、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
链接事件当时的背景和社会影响，受众获取的

记忆信息会更加丰富，身临其境感更加强烈。
未来的数字信息甚至可能携带气味和触感，随
着技术手段的丰富，数字记忆将产生任何单一

媒介无法抵达的奇妙感应。
（３）迭代式生长。 记忆再现的是一种断裂

和消失，时间像河流一样不停歇地冲刷着曾经

的一切，把它的碎片带向不知何方。 人们不可

能像捡到一个完整的毛绒娃娃那样得到一个地

区或事件的完整记忆，这不仅是因为事实性信

息的无边无际、不断增加和随处散落，还因为人

们对于过去的认知也总在改变。 就一个区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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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活着的事物的记忆项目而言，永远不可能

达到“完成时”，只有在不断的累加中丰富记忆

图景。 同时，“记忆总是当下的现象，是与永恒

的现在之间的真实联系” ［１７］ ，“要仰仗不断的阐

释、讨论和更新” ［１］５０３ 。 “如果说记忆是关于过

去的，那它同样是关于现在的。 记忆是在当前

这一刻产生的，由许多构成要素组成。 如果不

再需要那些构成要素， 它便会瞬间土崩瓦

解。” ［１８］７构建或重构记忆的本质是对过去的反

思性观察和表达，这个过程有赖于“当下”要素

的加入，包括主体当下意识和拥有的资源。 新

事实新资料的发现，新审视新思考产生的观念，
都会进入新的当下记忆，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主

题的文化记忆都没有最终版，随时处于可更新

状态。 数字媒介的迭代性刚好适应文化记忆的

这种特性，不同于一次定型的传统作品，它可以

实时添加、补充、扩展、修正，也可以把原来的

“版本”保留备查，数字记忆使文化记忆的构建

性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也有利于及时发布新

的记忆资源，端本正源，拓展认知，接近真实。
（４）开放式构建。 文化记忆学者从不断言

记忆的真实性，而是强调它的构建性，“记忆的

这种重新构建的特性， 可能使之变得不可

靠。” ［１８］６这种真实性信任缺失的原因很多，既然

文化记忆所涉及的是人类记忆的 “ 外部存储

器”，那么这个存储系统的不完备恐怕难辞其

咎。 无论是历代权势的刻意取舍，还是世事颠

簸中的遗失散落，抑或是在时代集体无意识中

淡出视线，任一“存储器”都有天然的残缺。 然

而，人类珍视记忆的初心是追求过往的真相，而
不是切割或粉饰后的故事。 数字记忆面向社会

的开放性构建，可以吸引公众不同形式的参与，
获取前所未有的多元记忆原料和多元文化视

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一主体资源和认知的

残缺，丰富记忆项目的表达维度。 新加坡记忆

工程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

理局是项目的牵头方，与该项目保持良好合作

伙伴关系的有 ２１８ 个组织，包括学术组织、图书

馆和研究机构、遗产机构、公共机构、私人实体

和社会公益组织等。 他们还组织成立了 １８１ 个

志愿者记忆团队，帮助有困难的人去记录属于

他们的记忆，同时每个新加坡人均可拥有一个

账户来安放他们的记忆故事［１９］ 。 该项目自

２０１１ 年启动至今，８ 年多时间里获得各类社会

组织和大众捐赠的记忆资源超过 １０８ 万件，极
大地丰富了新加坡记忆的资源数量和类别，引
发广大公民的喜爱和共鸣［２０］ 。 网络的开放性

赋予数字记忆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可能，其构

建性在充当真实性代偿的基础上力求向真实性

靠近。

３　 寻觅之旅，构建之道

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策说，“对社会记

忆的科学考察最初可能只是一种寻觅活动，一
个朝着历史意识的中间领域的活动。 在英语中

可以用制作历史（ｄｏ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来贴切地表示这

个领域。”这里的“寻觅” 和“制作” 侧重关于记

忆的认识论，同时特别指出要“更加重视媒体对

构建和塑造历史意识的作用”以及“继续跨学科

地认识社会回忆和社会传承的方法” ［６］８－９ 。 韦

尔策的“寻觅”和“制作” 与记忆“构建” 多有相

通之意，人类世世代代总会回头寻觅走来的路，
那是我们的根与源，数字时代关于社会记忆的

寻觅增加了新的内容和维度，制作也有了新的

目标和方法，它最简单忠实的目标就是把数字

时代飘零的记忆以有生命的形态留给永远的明

天。 因此，数字记忆不是为传统的文化记忆更

换一个新潮“头像”，与千百年的记忆模式相比，
这里的一切刚刚开始，有诸多特点和可能，却没

有指南和模板，需要基于数字资源特性不断摸

索创新。
目前的数字记忆项目形态多样，主体不一，

背景复杂，表达纷呈，笔者无力提出全面系统的

指导性理论方法，只能从领略国内外现有项目

以及笔者团队七年多以来构建北京记忆和浙江

千年古村高迁记忆数字平台的经历中梳理若干

感悟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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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项目类型

就已有数字记忆项目而言，根据记忆资源

的呈现方式可以粗略划分为展陈型和叙事型。
展陈型主要是将一定专题的历史资源进行系统

化展示，以原生资源诉说历史，主办方承担资源

搜集汇总、分门别类、真实性甄别、版面编辑等

工作，类似于数字资源汇编或网上展览，美国记

忆、佛罗里达记忆、台湾记忆等项目这种特性比

较明显。 叙事型则主要是在该专题历史文化研

究基础上，用数字资源体系化、逻辑化、叙述式

地呈现客体历史，主体的理解认知、立场情感更

鲜明地渗透其中，类似于数字著述或创作，中国

记忆、新加坡记忆、北京记忆、香港记忆等项目

具有较多的叙事特性。 事实上，大部分项目都

是这两种类型实现方式的复合，只是主体风格

有不同侧重而已。 展陈型项目也需要对记忆客

体有一定的研究、解读、叙述和观念表达，叙事

型项目当然也离不开记忆资源的梳理与呈现。

３ ２　 构建要领

不同类型的数字记忆项目在构建方法上不

尽相同，综合上述两种类型之需要，项目的目标

定位、文化阐释、资源整合、编排展示、技术支撑

是不可缺少的五个要领，不同的项目可在着力

上有所侧重。
（１）目标定位。 即确定项目的功能、主体、

形式、风格、受众、效果预期等。 每个记忆项目

都有大致的主题边界，比如一个区域、一个机构

的记忆项目必然涉及该处所的人物、事件等，可
能和某些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专题内容发生交

叉，需要在项目整体规划中有所梳理和设定。
数字记忆的基本功能是记忆资源的数字化存储

和在线提取两个方面，前者涉及资源采集、编码

和长期保存等，后者包括展示和检索等，每个项

目打算在各个功能上达到何种程度也要有所选

择，其规范性、完备性和智能化程度都会直接影

响该项目的功能实现。 项目主体即主办方，要
拥有构建记忆项目的强烈愿望和掌控项目资源

的能力，大型项目，如国家记忆、地区记忆等需

要多种基础资源，包括不同专长人员、资金、技
术平台、记忆资源等，需要若干相关机构的支

持。 如佛罗里达记忆项目由州档案馆主办，联
合州图书馆、州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学院以及

佛罗里达民俗博物馆共同负责，同时与十几家

机构结为合作伙伴关系［２１］ 。 缅因州记忆网汇集

了超过 ４ ５ 万件手稿、照片、剪报、视频、音频等

数字资源，其中大约一半来自主办方缅因州历

史协会，其余来自 ２７０ 多家合作机构［２２］ 。 因此，
主办方要有相应的资源调集和实施协调能力，
建立可行的合作机制。

（２）文化阐释。 旨在揭示和守护项目的灵

魂，韦尔策所寻觅的正是记忆的文化框架与内

涵。 如果把数字记忆看作单纯的或主要是技术

项目，就免不了陷入舍本求末、舍里求表之途，
迷失记忆唤起身份认同的本来意义，技术的功

用也得不到最有效的发挥。 文化阐释是对记忆

对象的理解、挖掘、考据、梳理和表达，是阐释者

学识、情感、历史观与已有记忆资源的深度融

汇，是每一个记忆项目脚本质量的基础，其题材

选择、文化结构、呈现方式都将以此为依据。 文

化阐释是一个研究过程，首先要对记忆对象进

行深入解读，弄清楚对象范围、历史背景、发展

脉络、文化性质、结构和特点等，在这个过程中

研读资源的广泛性和透彻性直接影响项目主体

对记忆对象的了解程度。 比如笔者团队做浙江

高迁村数字记忆时，项目内容负责人研读了大

量乡土资料，包括该村保存完整的逾千年家谱

５９ 册，对该村历史脉络、风土人情的了解让当地

村民和史志人员叹服，在此基础上策划的记忆

网站便言之有据，落地有根。 面对或纷繁或残

缺的记忆资料，文化阐释者还需要有开阔延展

的思维，观察和分析记忆对象在时间与空间、宏
观与微观、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环境与人

之间等诸多方面的相互关联和影响，穿过时间

的迷雾，超越各种不同结论的局限，把今人带进

旧时风物长廊，找到认同、信任与归属。 对于大

型记忆项目，如国家记忆、城市记忆等，这种思

维延展就更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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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资源整合。 诗人北岛用一个“网”字诠

释生活，经纬交织，包罗万象，对远去生活的记

忆自然也是牵涉广泛，由来纷杂。 重构文化记

忆最重要的“原料”是与记忆对象相关的各种类

型、以各种方式存在的资源，无论是正史、别史、
杂史抑或野史，无论是图书、档案、方志抑或家

谱、契约等民间资料，无论是文本、照片、影像、
实物抑或口述资料，无论是现存的抑或用现代

技术手段制作的资源，只要对记忆对象的史实

考证、文化阐释与情形再现有参考研究价值，就
要尽可能网罗汇集起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并提供给大众查考利用。 如中国记忆项目非常

注重多元资源整合，“整理中国现当代重大事

件、重要人物专题文献，采集口述史料、影像史

料等新类型文献，收集手稿、信件、照片和实物

等信息承载物，形成多载体、多种类的专题文献

资源集合” ［２３］ 。 借鉴国内外数字记忆项目经

验，有两类资源特别值得重视和补充，一是口述

资源，大多是请亲历者讲述未经文字记录的经

历或见闻，是个体鲜活的往事回顾，往往可以填

补一些历史缺漏。 如新加坡记忆由国家档案馆

口述历史中心负责采集口述资源，截至 ２０１７ 年

已经收集了来自 ４ １００ 多人超过 ２ ３ 万小时的

口述历史记录［２４］ 。 中国记忆的口述和影像资源

总量超过 １ ８００ 小时，仅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截
至 ２０１８ 年已采集和收集七个省区 ９０ 多位受访

人超过 １８０ 小时的口述史料［２５］ 。 二是场所、地
点、遗址等空间资源，这是文化记忆中极为重要

的媒介。 早在 ２ ０００ 多年前，西塞罗就提出了地

点特殊的记忆力和联系力问题，他认为“在地点

里居住的回忆的力量是巨大的” ［１］３４４ 。 阿莱

德·阿斯曼也认为，地点对于文化回忆空间构

建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把

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之上，使其得到巩

固和 证 实， 它 们 还 体 现 了 一 种 持 久 的 延

续。” ［１］３４４因此我国学者张立群等认为，“重视记

忆场所的应用研究，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方

向。” ［２６］ 目前，有关场所研究及数字重建大多以

独立的“数字遗产”项目实施，侧重于针对重要

文化遗址或历史景观开展 ３Ｄ 建模、虚拟现实制

作等，较少顾及历史文化叙事，如罗马重生、数
字圆明园、数字莫高窟等。 各国现有的数字记

忆项目中对于场所景观大多采用图文显示，较
少使用数字重建景观资源。 随着数字文化建设

的深入，数字遗产项目和数字记忆项目对接、图
文资源与场景资源合流并用将成为一种趋势，
数字场景在数字记忆项目中有助于增强用户的

历史沉浸感。
（４）编排展示。 数字记忆的重要宗旨是传

播，把经过文化阐释的过去传给更多人，传给后

代。 因此无论是展陈型还是叙事型，国内外每

个数字记忆项目都巧思匠心，把零碎的记忆资

源精心编排，用受众喜欢的方式展示出来，实现

记忆资源与大众的连接。 影响数字记忆展示效

果的因素很多，其中三个要点不可忽视。 一是

记忆资源的科学存储、知识发现和充分共享。
从四面八方汇拢的记忆资源中隐藏着许多久远

的秘密和珍贵的信息，对不同用户有不同的价

值，需要用科学方法管好用好。 北京记忆和高

迁记忆创建的“前站后库”架构是一个有益的尝

试，前站即面向公众的记忆网站，主要用于资源

展示，供用户浏览，鉴于网站容量和大众喜好，
通常只有一部分资源得以展示；后库是记忆资

源的完整数据库，各类资源经规范加工后存储

于此，供对该记忆对象有进一步了解意愿和研

究兴趣的人查询。 这种方式满足了用户对于记

忆资源的不同需求，在后库中设计智能检索还

可以打通各类资源的知识关联，从中获得新的

信息和结论。 有些数字记忆项目，如佛罗里达

记忆、香港记忆等，对展示部分也提供了良好的

智能检索功能，查阅起来非常方便。 二是时空

线索的呈现。 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

空间和时间，任何记忆都不可能脱离时空飘荡，
所以记忆项目中关于时空要素的表达就不可或

缺，成为诱发受众记忆感受的必要导线。 根据

记忆主题的情况，空间是可以固定或移动的点

或面，时间则是一条或长或短的线，用地理信息

系统（ＧＩＳ）、时间轴或其他方式将这两个维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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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直观、美观地加以呈现，才能使数字记忆项

目进入相应的时空背景。 三是努力提升用户体

验。 在数字空间，用户非常在意体验感，栏目设

计、资源呈现方式、内容丰富性、逻辑性、美感、
沉浸度都直接作用于用户的接受度和心理感

受。 除了对内容的深刻理解之外，越来越多的

技术手段可以为用户带来良好的体验，如元数

据、本体、知识图谱等资源组织技术，可视化、多
媒体、３Ｄ 建模、动漫、游戏、ＶＲ、ＡＲ 等数字资源

呈现技术，网站资源的移动端适配，开发专门的

移动平台项目等，针对不同资源和意义传递采

用适当的技术会带来显著的加分效果和动人

精彩。
（５）技术支撑。 文化记忆形态的变迁与媒

介进化同步，数字媒介在极大地强化了文化记

忆功能的同时，也带来对数字技术的绝对依赖，
因此必须把技术支持融入数字记忆项目的全生

命周期，从需求分析到系统开发再到日常运维，
从资源采集、加工、保存到展示、检索。 不同规

模不同主题数字记忆项目的技术应用不尽相

同，好在记忆原理和信息管理十分相似，最基本

的都是存和取两部分，很多信息管理系统的技

术和规范可以应用或借鉴，在此基础上针对数

字记忆系统的特点加以补充和创新。 数字记忆

技术应用中以下两个问题特别需要重视：一是

数字记忆资源的种类、来源、格式复杂多样，远
超某一行业、机构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需要多

种媒体和数据支持技术，统合管理的需求和难

度不容小觑。 二是数字记忆资源不同于一般行

业或机构数据，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属性，资源

背景、含义、关联以及用户需求都更为丰富，需
要针对其知识特点考虑相应的系统功能和专用

工具，应对记忆构建的叙事逻辑，处理和表达记

忆资源的情感性、模糊性、时空嵌入、多媒体等

特点。 工具如图像识别、字体识别、纪年换算、
古文断句等，如荷兰国家档案馆的记忆宫殿项

目为历史档案的手写字体配备了印刷体文字自

动转换工具，为用户阅读带来很大方便。 此外，
机器学习、数字艺术、游戏开发等在数字记忆项

目中也会大有用场，将数字技术嵌入历史文化

和艺术表现中，成为数字记忆项目的鲜明特点。

４　 图档博人，何以担当

记忆是一个多学科领域，集体记忆概念提

出以后，涉及学科从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扩展

到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民俗学、文学、艺术

等诸多领域，关心记忆的人群也更加广泛。 “接

近记忆问题的渠道的多样性也表明，记忆是一

个任何学科都不可能独占的现象。” ［１］８ 当记忆

与数字手段结缘，关联学科更加广泛，新增如信

息技术、数字艺术、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管理、传
播学等。 在对国际国内现有项目的盘点中发

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资源管理部

门和专业人员在这个领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参与度、贡献度非常显著。 国家级、地区级

综合性数字记忆项目大部分由国家或地区图书

馆、档案馆主办或牵头，如美国记忆由美国国会

图书馆主办，新加坡记忆由新加坡图书馆管理

局牵头，国家档案馆是重要合作机构，佛罗里达

记忆由州档案馆主办，州图书馆是重要合作机

构，该项目获得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 ２０１５ 年创

新奖。 中国国家图书馆于 ２０１２ 年启动中国记忆

项目，建立了中国记忆项目实验网站，首都图书

馆、上海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

院（图情档专业）等也开展了本地区的数字记忆

项目，关于数字记忆的学术研究，图书情报档案

领域的学者也是一支主力军。 那么，这种现象

的缘由何在呢？

４ １　 使命使然

当代“记忆热” 引发很多领域的关注和加

入，“记忆机构” （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成为最近

几年来很多国家对负有记忆功能组织机构的统

称［２７］ ，包括官方和民间的有关机构，其中图书情

报档案博物等机构是记忆机构的当然主体，担
负守护社会记忆的责任，在信息时代应时顺势

地成为数字记忆项目的主要承担方。 本世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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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全球范围图书馆、档案馆等记忆机构都将保

护社会记忆作为新的使命和愿景，２０１８ 年国际

图联发布《全球愿景报告》，指出图书馆的核心

价值之一是“文化遗产和记忆的保护”，国家级

图书馆投票将这一项排在所有愿景的第一

位［２８］ 。 ２００４ 年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

是“档案、知识与记忆”，２０１８ 年国际档案理事会

年会的主题是“治理、记忆和遗产”。 国际档案

理事会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战略愿景之一是：让世界

各地的民众了解有效的文件和档案管理是保护

人类记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中国国家图书

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联袂 ３０ 家省市图书馆、大学图

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发出《全国图书馆界

共同开展记忆资源抢救与建设倡议书》，指出：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之所，抢救记忆、保
存记忆是历史和时代交给我们———图书馆人的

使命……要把记忆资源建设当作我们新的航

线、新的田野去勇敢探索、辛勤耕耘。” “图书

馆，应该成为记忆资源的汇聚之地、创造之地、
传承之地。” ［２９］ ２０１９ 年中国国家档案局确定的

国际档案日主题是“新中国的记忆”。 在这一使

命的感召下，各国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

构踊跃开展记忆构建活动，创建了很多很好的

数字记忆项目。

４ ２　 资源使然

文化记忆抵御时间侵蚀的武器是记录和固

化记忆信息的媒介及资源，或者说是把文化意

义上的信息和资料转入其中的 “ 外部存储

器” ［１１］１３ ，而这些资料和信息主要以图书、档案

等各类文献的形式存在。 一方面，这些文献把

过去的事实和认知定格了，从刻写、印刷到数字

代码，穿过时间和事件的风霜雨雪，把过去的故

事诉说下去。 另一方面，这些文献中蕴含着深

厚的社会知识和情感，而记忆从来就不仅仅是

事实，它还同时就是知识和意义，扬·阿斯曼甚

至将文化记忆定义为“关于一个社会全部知识

的总概念” ［６］４ ，这些知识和意义有些来自构建

者的理解和赋予，更多来自资源本身。 这些资

源最集中、最安全的存储地便是图书馆、档案

馆、博物馆等专业文化资源管理机构。 此外，
“裸资源”并不能满足数字记忆的应用，元数据

著录、文献数字化及识别、知识组织与提取是各

类记忆资源得以长期保存和便捷调出的基础工

作，而这些工作正是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的常

规业务，相关业务人员便成为数字记忆构建的

优质人力资源。 这些机构向来被看作知识宝

库，日积月累，愈益富饶，自身的职业认知和职

能定位也愈益强化其知识和文化属性，本世纪

在 ＬＡＭ 基础上提出的 ＧＬＡＭ （Ｇａｌｌｅｒｉ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即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

和博物馆）概念［３０］ 以及基于知识社群的多机构

融合议题得到广泛的呼应［３１］ ，用自身收藏的丰

富的记忆资源和信息加工组织能力构建数字记

忆成为图档博机构和专业人员在数字时代开展

知识服务、文化传承、连接用户的一片新天地。

４ ３　 记忆属性使然

关于文化记忆有不同的分类，阿莱德·阿

斯曼关于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的划分比较有代

表性和学术影响。 功能记忆和一个现实主体或

政治诉求相连，支持某种身份认同，为自己架设

一个特定过去的建构，亦称为“有人栖居的记

忆”。 而存储记忆则相反，它没有与现实主体或

政治诉求的直接关联，不是任何身份认同的基

础，包容比功能记忆更多或不一样的东西，亦称

为“无人栖居的记忆” ［１］１４６－１５３ 。 两种记忆各有作

用。 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群体都需要建立自己

的身份认同，无论是权势者或是弱势者，都会依

据各自立场和诉求构建当下的记忆表达，站在

“维护”或“颠覆”立场形成“合法性”或“去合法

性”记忆，这些功能记忆从特定主体意识出发对

记忆资源进行了筛选、保存和阐释，为记忆主体

的身份认同提供支撑。 存储记忆的留存也会经

过筛选，但不以特定主体及其诉求为根据，因此

内容比较繁杂多元，包括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

识的各种“残片”，可以将每个时代的功能记忆

包含其中，提供对功能记忆进行补充校正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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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资料，在这个意义上也被称为“记忆的记

忆”。 阿莱德·阿斯曼认为，只有功能记忆和存

储记忆之间的边界保持很高的渗透性，才会使

不断的更新成为可能，否则会出现记忆绝对化

和原教旨主义化的情况［１］１５４ 。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是，图书、档案等文

献资源，既可以参与功能记忆的构建，又是存储

记忆的主要构成。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

化资源管理机构既可以主持功能记忆的构建，
又是存储记忆的宝库，“这些机构的任务是保

存、储藏、开发、循环文化知识”，所收藏的大量

资源并不直接对应特定主体的立场，与当下的

诉求和身份认同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这些

机构抵御着日常记忆中不自觉的对过去的遗

忘，还有功能记忆中有意识的隐藏” ［１］１５４ 。 在各

类社会组织中，同时具有两种记忆支持功能的

唯有图档博等文化资源收藏管理机构，故而堪

当“记忆机构”之名。 这种双支持功能可以保证

两种记忆之间的边界处于开放和高渗透状态，
可以为各类群体构建和校正功能记忆提供充分

的资源，也适宜主办大型数字记忆项目。 作为

数字时代资源保存、储藏、开发、循环文化知识

的功能创新，全球图档博机构在数字记忆构建

中的亮眼表现正是因应文化记忆之特点，肩负

应担之责，贡献应有之力。

５　 小结

记忆是人类千百年来不懈探索的奥秘，宏
大至天地时代，细微及民生点滴，它承载过去，
连接现在，伸向未来。 我们为什么记住和遗忘，
我们又是怎样记住和遗忘，受到人的生理和心

理、社会制度和意识、文化积淀和氛围、记录媒

介和技术等多重因素的交叉影响，机理之深奥，
构建之繁难可想而知。 在人类转向数字化生存

的时代，数字记忆方兴未艾，成为数字文化中的

一道美好风景，在这里，感性与理性交互，还原

与创作叠加，人文与科技融合，留存与传播并

行，具有大量的研究课题和广阔的社会效益。
２０１１ 年国家图书馆对中国记忆项目做出立意高

远的定位，即“新媒体时代以记录历史、保存文

献、传承民族记忆、服务终身学习为宗旨的全国

性文化项目，是图书馆文献采集、整理、服务以

及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播职能的新拓展，是图书

馆变藏为用，加强文献整合与揭示力度的新举

措。” ［２３］ 如今我们可以看得更远。 图档博人在

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创建积累宝贵的数字记

忆文化资产的同时，无疑也可以为实现自身职

能拓展，升级知识服务能力，融入社会建构与治

理找到新机遇、新路径和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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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哈拉尔德·韦尔策 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 Ｍ］． 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Ｗｅｌｚｅｒ 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ｅｍｏｒ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Ｍ］． Ｊｉ Ｂｉｎ，Ｗａｎｇ Ｌｉｊｕｎ，Ｂａｉ Ｘｉｋｕｎ，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 ７ ］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Ｍ］．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１．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 Ｍ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Ｍ］． Ｃｏｓｅｒ Ｌ Ａ，ｔｒａ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 ８ ］ 冯惠玲 数字时代的记忆风景［Ｎ］． 中国档案报，２０１５－１１－１９（３）． （ Ｆｅｎｇ Ｈｕｉｌ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ｅｗｓ，２０１５－１１－１９（３）．）

［ ９ ］ 赫尔曼·艾宾浩斯 记忆［Ｍ］． 曹日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１ （ 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 Ｈ Ｍｅｍｏｒｙ：ａ 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Ｍ］． Ｒｕｇｅｒ Ｈ Ａ， Ｂｕｓｓｅｎｉｕｓ Ｃ Ｅ，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１３．） 　

［１０］ 白洁 记忆哲学［Ｍ］．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６６ （ Ｂａｉ Ｊｉｅ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６６．）

［１１］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Ｍ］． 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５． （ Ａｓｓｍａｎｎ Ｊ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１２］ 特里·库克 １８９８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 Ｃ］ ／ ／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

告集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４３． （ Ｃｏｏｋ 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ｉｎ １８９８ ［Ｃ］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１４３．）

［１３］ 阿尔温·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 Ｍ］． 朱志焱，潘琪，张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２５５．

（Ｔｏｆｆｌｅｒ Ａ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ｖｅ［Ｍ］． Ｐａ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８１．）

［１４］ 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彼得·伦恩费尔德，等 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划［Ｍ］． 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３３ （ Ｂｕｒｄｉｃｋ Ａ，Ｄｒｕｃｋｅｒ Ｊ，Ｌｕｎｅｎｆｅｌｄ Ｐ，ｅｔ 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Ｍ］．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１５］ 罗新 历史是遗忘之间的竞争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３１９４９０３６９＿５６３９４１．

（Ｌｕｏ Ｘ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ａ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ｇｅｔｆｕｌｎｅｓ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３１９４９０３６９＿５６３９４１．）

［１６］ 榕小崧 ３３年前的火灾：被记住的，被遗忘的［Ｎ／ ＯＬ］． 新京报书刊周评，２０２０－０１－１６ ［２０２０－０２－２２］． ｈｔｔｐｓ：／ ／

ｘｗ ｑｑ ｃｏｍ／ ｃｍｓｉｄ ／ ２０２００１１６Ａ０８５ＭＭ００ （ Ｒｏｎｇ Ｘｉａｏｓ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３３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 Ｎ／ ＯＬ］．

Ｗｅｅｋｌｙ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ｅｗｓ，２０２０－０１－１６ ［２０２０－０２－２２］． ｈｔｔｐｓ：／ ／ ｘｗ ｑｑ ｃｏｍ／ ｃｍｓｉｄ ／ ２０２００１１６Ａ０８５ＭＭ００．）

［１７］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 Ｍ］． 黄艳红，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５． （ Ｎｏｒａ Ｐ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

Ｊｏｒｄａｎ Ｄ Ｐ，ｔｒａ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１８］ 查尔斯·费尼霍  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Ｍ］． 王正林，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７．

（Ｆｅｒｎｙｈｏｕｇｈ Ｇ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Ｍ］．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２．）

［１９］ 陈静 全民参与式的新加坡记忆工程实施现状及启示［ Ｊ］ ． 北京档案，２０１６（ ３）：３４－ ３７． （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 －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Ｊ］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２０１６

（３）：３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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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七期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４７

［２０］ Ｓｉｎｇａｏｒ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ｏｒｔａｌ［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ｅｍｏｒｙ ｓｇ．

［２１］ 韩若画，刘涛，范紫薇，等 国内外“记忆工程”实施现状综述［Ｊ］ ． 档案学通讯，２０１２（３）：１４－１８． （ Ｈａｎ Ｒｕｏ⁃

ｈｕａ，Ｌｉｕ Ｔａｏ，Ｆａｎ Ｚｉｗｅｉ，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Ｊ］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２（３）：１４－１８．）

［２２］ Ｍａｉ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ｉｎｅｓ ｓｔａｔｅｗｉｄ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３－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ｉｎｅｍｅｍｏｒｙ ｎｅｔ ／ ａｂｏｕｔｕｓ．

［２３］ 中 国 记 忆 项 目 实 验 网 站  项 目 简 介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ｌｃ ｃｎ ／ ｃｍｐｔｅｓｔ ／ ｉ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ｂｏｕｔ ｕｓ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２－ 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ｌｃ ｃｎ ／

ｃｍｐｔｅｓｔ ／ ｉｎｔ．）

［２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ｏａｒｄ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ｅｎｔｒｅ ｄｏ［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３－０３］．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ｅｎｔｒｅ－ｄｏ．

［２５］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把文化和历史记录并传承下去［ Ｎ ／ ＯＬ］． 北京晚报，２０１８－０４－１９［２０２０－０２－

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ｋｅｆｏｔｏ ｃｎ ／ ｖｉｅｗｎｅｗｓ－ １４５１５０５ ｈｔｍｌ．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ｏ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 ／ Ｏ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ｖｅｎｉｎｇ，２０１８－０４－１９［２０２０－０２－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ｋｅｆｏｔｏ

ｃｎ ／ ｖｉｅｗｎｅｗｓ－１４５１５０５ ｈｔｍｌ．）

［２６］ 张立群，杨安华 记忆场所研究：发展动态与趋势［ Ｊ］ ．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６）：１３２ － １４２ （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ｑｕｎ，Ｙａｎｇ Ａｎｈｕ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６）：１３２－１４２．）

［２７］ Ｂｒｏｗｎ Ｃ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ｋｅｅｐ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 Ｆａｃｅ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ＵＫ，２０１３．

［２８］ 王会寨 国际图联《全球愿景报告》解读与启示［ 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８（５）：６５－７１ （ Ｗａｎｇ Ｈｕｉｚ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ＦＬ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５）：６５－７１．）

［２９］ 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开展记忆资源抢救与建设倡议书［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６（１）：１１０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ｃ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ｉｒｃｌ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１）：１１０．）

［３０］ ＧＬＡＭ － Ｇａｌｌｅｒ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３－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０３０８０１２２４４３４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ｓ ｏｒｇ ａ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ｃｏｎｆ２００３．

［３１］ Ｈｅｄｓｔｒｏｍ Ｍ，Ｋｉｎｇ Ｊ Ｌ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Ｊ ／ Ｏ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４［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ｋｍ ／ 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ｎ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５５６３７７４９） ．

冯惠玲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主任，数字人文研

究中心主任。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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